
腊月梅花开，人们称之为腊梅。此花因
颜色浅黄也被叫作黄梅。

我不知道地处鄂赣皖边缘的湖北黄梅县
是否因这种花而得名，但我确实是在这个长
江边的地方第一次看到黄梅花的。“雪飞江上
腊梅开”的情景，着实令人难忘。

长江边的腊月，没有北方这样寒冷，但也
是万木凋零。黄梅花开，带来别样生机。黄梅
细碎的花瓣悄悄在墙角、院落里绽放，“枝横碧
玉天然瘦，恋破黄金分外香”，虽然不像牡丹或
芍药甚至桂花那样喧闹，但那浅浅的鹅黄，晶
莹剔透，亮泽如蜡，突然出现在冬日里，总会让
人怦然心动，感受到一种春的盎然，一种穿透
冬日寒冷的振奋。难怪古人会留下“疏林冻水
熬寒月，唯见一株在唤春”的诗句！

黄梅立县，在一千多年前的隋朝。据说，
那个时候这片紧邻长江的土地上开遍了黄梅
花。今天，县域范围内还有一株梅花，是经历
了隋唐而绽放到今天的。据记载，那是一株
东晋僧人手植的梅花。花枝并不太大，在平
缓的蔡山脚下一处角落里安身，每年盛开，一
年又一年，从东晋年间一直开到了今天。

黄梅人以之为傲，似乎都知道这株梅花，
都能说出这株梅花的历史。不断延展的黄梅
县城，专门有一条路叫晋梅大道，有一所学校
叫晋梅中学，这些名字都是从这梅花而来。
这株梅花生长的地方叫江心寺。庙里许多年
已经没有了香火，但它的名气却不是因为香
火，而是来自一首诗。这是一首中国的识字
人几乎都能出口即诵的诗：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
语，恐惊天上人。”

唐朝的李白当年沿江而下，去往安徽途
中在这个地方停下来过夜。他借宿这江边小
庙，不知道是江水浩荡，还是星空清冷，触动
了诗人的思绪，他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挥
笔写出这样一首流传千年的诗！

现在寺里山坡上还留存一处“摘星楼”。
楼并不高，建筑也非古迹，是后人因为李白的
诗才修建的。站在摘星楼前，看到的是连片
沃野和星罗棋布的乡村，眺望远处，长江的身
影隐约可见。此情此景，很难想象这里为什
么以“江心”命名。

远处的长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摇摆在
这平整而宽阔的土地上。春夏之际，江水涨
起，便从河道漫出来，淹没这大片的土地；秋
冬来临，河水退去，人们才能回到家园。江水
泛滥时，这里是一片泽国，寺庙自然也就在

“江心”了！
也许，只有从长江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

理解黄梅这片土地。
我是在乡间地名指引下去寻找长江与黄

梅的历史的。北方农村多叫“庄”“洼”“屯”，
而南方的乡村则以“圩”“湾”“垄”命名。我在
黄梅的长江边却见到“垏”和“墩”。黄梅县紧
邻长江的小池、孔垄、蔡山、新开、刘佐等乡
镇，有许多村庄的名字带着“垏”和“墩”字。

这个“垏”字在词典上的解释是“土埂”；“墩”
则是高出地面的地方。走过黄梅县城，继续
向北到停前、柳林这样一些北部乡镇，地名里
的这两个字就无声地消失了。

从那些叫作卢垏、段垏、何家墩、新屋墩、
沈家墩等这样一些村庄中间走过，我总是在
问：江水冲积的这片土地开阔而平整，何来“土
埂”和“墩”呢？村中老人告诉我，过去很长时
间，江水退去之际，人们在稍稍高出的地方落
脚，那就是“墩”和“垏”。逃荒回来的人们，挑一
处地方，张家李家就这样一个“墩”一个“垏”地
排列起来，天长日久形成村庄，也便留下这些
名字。今天，这些村落高高低低都是两三层的
楼房，富裕一些的人家还在外墙上贴着瓷砖。
时光把旧痕冲洗得干干净净，但这名字的背后
依然凝结着先人们奔波逃难的历史。

这样的日子其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依
然在重复着。我曾经到江边一个叫水月庵的
村里走访，一位上年纪的老人说，每年发洪水
季节，当村会计的他就和大队长分别带领一队
人开始挑着担子外出逃荒，一队过江到对面的
江西，一队向北一直走到安徽。他们一去大半
年，冬日来临，洪水退去，才回到村里。

现在，高高的长江大堤宽可行车，一直沿
江而下。长江驯顺地在堤内缓缓流淌着，已
经有20多年没有发过洪水了。老人平静的
叙述，让我一次次抬头去看不远处的长江，心
绪难平。

比黄梅花更出名的自然是黄梅戏。黄梅
戏是不是发源于黄梅县，曾经有过争论。认真
地在黄梅的土地上走一走就会相信，一定是这
片土地孕育了黄梅戏。这又得从长江说起。

历史上江水泛洪，黄梅的人们便要外出
逃荒。逃荒的人靠什么讨得一口饭吃？也
许，他们最初就是开腔给人“卖唱”。能唱出
的自然是自己熟悉的采茶戏，黄梅戏在久远
的过去就曾经叫采茶调。对于为什么叫“黄
梅戏”，专家有许多种解释，但我想，其中有一
种解释应该是“天然”存在的：人们也许是以
这方土地上的人来“命名”的，黄梅人唱的戏，
自然就该叫作黄梅戏。

黄梅戏最早不是在黄梅县唱响的，但黄
梅戏一定发源于黄梅县。所以，曾经有人说，
黄梅戏是“被长江冲走的”。沿着长江，我们
才能更好地理解黄梅戏。今天，黄梅县乡间

的戏台都不大，不像北方乡村戏台那样高挑
而开阔。民间的黄梅戏剧团，演员不多，角色
也不复杂，三两个人就能撑起一台戏。从逃
难历史中诞生的黄梅戏，也许从来就是以行
走方便为界限的。

黄梅戏的许多剧目中，剧情除了才子佳
人就是家长里短。了解了长江带给黄梅人
逃荒的历史再来听黄梅戏，那些悠扬的唱腔
和弦乐，那些直白朴实的唱词，如泣如诉地
传达的，其实是人们千百年来对美好生活的
期盼，对逃难历史的控诉。也许，只有到了
当代，黄梅戏才一改往日的悲诉开始有了以
禅宗历史为背景的《传灯》、以楚国故事为原
型的《青铜恋歌》这样一些事关家国的“宏大
叙事”。

江水悠悠，把黄梅隔在江北，也留下许多
情思。白居易当年站在对面的江西九江，趁
夜色渔火遥望对岸，写下过“浔阳江头夜送
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的诗句。今天黄梅人依
然从长江边开始谱写新的“长江之歌”。

江边的小池，历史上是人们过江之后的
驿站，被叫作“清江驿”。现在，这里不仅建设
成一个货运码头，而且还崛起一座现代化城
镇。“滨江小池大城梦”是黄梅人忙着构筑的
新蓝图。

两座大桥横跨长江，把湖北黄梅与江西
九江紧紧连在一起。桥是高速公路的一部
分，双层的长江大桥下面还有火车通行。不
息的车流像一道激越的音符，又像是美丽的
流光，日夜流过宽阔的江面。

今天，黄梅人最乐道的消息是高铁。有
两条正在修建的高铁线路经过这个充满诗意
的县城黄梅。长江经济带建设给这个千年古
县带来了一阵阵惊喜。不久的将来，人们从
合肥、南昌、武汉不同方向，可以乘坐高铁便
捷地来到这个小城。如果正逢冬季，不知道
游客是否会细心地透过车窗去寻找那细碎而
晶莹的黄梅花？

桥梁和铁路跨越了长江，历史也在跨越进
新时代。长江不再以洪水威胁这片土地，而只
有温暖的润泽。人们和长江的关系随着时代
变化而发生着新变化。黄梅离不开长江，黄梅
也以自己的发展变化在岸边装点着长江。

这个以花为名的县，就是开在长江北岸
一朵晶莹剔透的花。也许不耀眼，但很美丽！

喜欢川端康成《雪国》的开头和结尾，尤其是
末尾：抬头望去，银河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倾泻
下来。句子如雪一般洁净，沸沸扬扬在我心里。

办公间隙，疲倦中的一抬头，对于冬之绚丽，
我有类似的感受。

单位偏于城南，靠近施工中的沿江高等级公
路，好长一段日子，尘土四处飞扬，像极周遭含混
的生活。不经意地一仰首，我竟看见了新异和惊
喜，冬天童话一般向我走来，脚步从树叶上翩然而
至。铁栅栏的围墙外，一抱粗的法国梧桐一棵挨
一棵。似乎就在昨天，它们还绿波流影，风流肆
意，一派倜傥。许多的雀鹊欢叫一片，喧闹得很。
日子流逝，树的梦没有丢弃，冬日枝头的绿黄翻
飞，依然旗帜一样让人目眩神迷。一霎时，我木然
的瞳孔里簇满温情的花。急不可耐地捧杯水出
去，好离绚丽近些。清风醉白云呵，心悬于天地
间，一种久违的苍茫、辽阔。终日被生活挤压、摔
打，我们似乎忘了生命还有一种状态叫从容自在，
就像冬日的梧桐，唯有从容，才有自在。

冬之绚丽，还在昨日登临的栖霞山。
偌大的山林，被画师皴染，绚丽无比。今年雨

水少，已是初冬，并不萧瑟，栖霞山的枫叶红得恰
如其分，性子生的傲然绿着，温婉的羞涩红着，红
红绿绿，参差斑驳，映着亭台楼阁，远处的水，近处
的人，煞是好看。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在栖霞
山，每一株树都个性十足，绝不千篇一律，多种色
彩集于一棵树，一丛木，一片林，令人目眩神迷。

为什么惦记栖霞山？久居闹市，对节令的感
知日益愚钝陈旧，感觉日子都是不新鲜的，不自由
的，渴望在栖霞山来一场心灵放飞。

这个季节的栖霞山，没有云遮雾罩，空气纯净
得看不见一丝悬浮，天高气爽，风烟俱净，一切明
明朗朗，干干净净。

多久没有和大山这般深情？多久没有让彩色
涂满眼睛？多久没有听到攀登的喘息声？我们和
秋风一起沙沙穿过山林，感受久违的勇猛和坚韧，
向上，向上，向上……在栖霞山，一些失落可以找
寻，一些沉睡蓦然唤醒。

这些树木真有意思。我走，它们跟着；我停，
它们驻足；我看它们，它们也看我。

随处是景，入框成画，冬之绚丽无处不在。漫
步山林，心无杂念，灵魂澄净。摘一枚红枫贴上脸
颊，和秋天的栖霞肌肤相亲，让这中国红晕染脸
颊、晕染心底，直至宽阔无边。云在湖里游，心在
叶上飞，空气像绿茶，吮一口，润泽全身，静默伫
立，就很美好。

寒意已脉脉，枝头无声胜有声。你得承认成
熟是气息，不是声音；成熟是顿悟，而非按部就
班。好似很多能称为风景的，我们数度相逢，熟视
无睹，某一刻才有初识的激动和欣喜。这未知，便
是命运设置的诱惑，或是浮世留下的安慰，有时候
还是一场心灵教诲。

比如这个午后，阳光金子一样在枝头叶面跳
跃，绿黄翻飞里，幸福如潮，涨过心海，几行字从我
的手里奔上了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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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已形成了以“京剧、越剧、黄梅
戏、评剧、豫剧”五大戏曲剧种为核心的中华戏
曲百花园。目前，中国各民族地区的戏曲剧种
约有360多种，传统剧目数以万计。其他比较
著名的戏曲种类有昆曲、坠子戏、粤剧、淮剧、
川剧、秦腔、沪剧、晋剧、汉剧、河北梆子、河南
越调、河南坠子、湘剧、湖南花鼓戏等。12月3
日，河北省迁安市第四实验小学校长杨春锋在
课堂上给小学生们讲戏曲。讲者认真，听者
入神。

河北省迁安市第四实验小学自建校以来，
开设了手工、国画、快板、京东大鼓、评剧等 7
个曲艺方面的社团，将戏曲引入校园，引入班
级，引入学科课程。开展以京剧、评剧、豫剧、
黄梅戏等戏曲课程，同时传承快板、京东大鼓、
讲故事、绕口令等多种艺术形式，培养学生对
戏曲艺术的兴趣，进一步传承、弘扬优秀的民
族文化。

学校重视舆论宣传，营造传承氛围。充分
利用升旗仪式、校园广播、电视台、橱窗及晨会、
班会等形式，营造全体师生及全社会关心支持

“戏曲进校园”活动的良好氛围。将曲艺文化植
根于教学实践中，坚持以课堂为主渠道，把学科
特点和曲艺教材有机整合。挖掘曲艺元素，实
现学科渗透，激发学生对学习曲艺的兴趣，在对
学生进行艺术教育的同时，注重对传统文化的
传承，将艺术之美与传统文化之精髓进行巧妙
融合，在发现美、创造美的过程中尽情展现传统
文化的魅力，戏曲曲艺文化在迁安四小扎根安
家，开花结果。

迁安：戏曲进课堂 □ 图/文 寒 歌 张飞飞

初冬之绚

□ 王 晓

冬在记忆里一直是冷色调的萧

索。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记忆有时候

不牢靠。

长江不再以洪水威胁黄

梅这片土地，而只有温暖的

润泽。人们和长江的关系随

着时代变化而发生着新变

化。黄梅离不开长江，黄梅

也以自己的发展变化在岸边

装点着长江。

▲ 绿色掩映的黄梅乡间风景。

▲ 开在江心寺里的“晋梅”。

◀ 横跨长

江的黄梅小

池 九 江 大

桥。


